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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秋已深。大西北料峭的寒风
中，我们一行采风人沿丝绸之路甘南段奔
忙了数日，竟毫无倦意，皆因受了来自京
城、省城、县城的扶贫干部们的感染。新
中国风风雨雨 70多年了，总不乏一茬茬
以民为贵、以己为仆者，兢兢业业、含辛茹
苦地奉献自己，令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
老兵感慨不已。遂以西北甘肃所访第一
村——布楞沟为例，成此小文。

一

大西北的丝绸之路，自古以悠远的
驼铃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美著称。而
布楞沟又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
族自治县所辖，并不在河西走廊的阳关
大道上，需拐很远的崎岖山路才能到。
我们起大早、赶远路，终于见到它时，太
阳才刚刚爬上山头。不是太阳起得晚，
是布楞沟村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已挪了
个窝，在较平坦的两山之坳建了一座崭
新之村。所以新村的旧人们，每天迎见
太阳就晚了一大会儿。不过，布楞沟的
男女老少丝毫不觉遗憾，因为，夕阳落山
也比每天晚了更大一会儿呢！不过，话
再说回来，以前，即使阳光早早就照过山
头，照见的也只能是光秃秃的黄土和长
久无水的断崖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照见的满山都是不怕寒的红苹果和红得
发紫的大甜枣！这类树种既耐寒又耐
旱，树叶多不阔大，即使狂风大作也难使
其发出林涛吼、峡谷震荡的声势。有的
只是黄土高坡倔强而厚重的绿，和缀满
枝头的大甜枣和大红苹果。它们这些优
点，皆与布楞沟住了几辈子的东乡族男
女老少性格优点相合。村子搬迁新占据
的低缓山坡，被推平之后修建的五六十
户独院连排小红楼，红得比四周满枝头
的果实更为诱人。从前这别墅样的小
楼，只有几个小伙子在外打工的时候见
过。如今，那几个见过别墅却没住过的
打工青年，虽然有了点出息也都回来
了。当然他们不单是回来住小楼的，是
受了国家政策的激励回乡创新业的。在
长了见识的几位青年人眼里，城里遮天
蔽日的高楼大厦，怎可与家乡这般接地
气的小红楼比呢？还有新建的村幼儿
园、村小学校、村服务社、村卫生室、村文
化活动室、村便民超市呢！幼儿园和小
学校是全村最亮眼的场所，双层红色楼
房外的操场铺有草绿色塑胶，一点不比
城里的学校逊色。村里不仅家家有了
树，四周黄土山上已造林 5750 多亩，漫
山遍野的绿，让多少辈子看惯了黄土的
布楞沟人，眼光也变了。他们不仅眼里
有了绿，也有了花儿，尤其是脸上有了光
泽和像花儿一样美的笑容。

二

问过上边派来的驻村扶贫干部，从
前，布楞沟最要命的是缺水。水是一切生
命之源。没水，不仅人畜没法活，草木也
活不了。前面所说，现在村民眼里有了花
儿，脸上有了光泽，就是和从前相比发生
的巨大改变。过去，这里水缺得要命，喝
都不够，哪还有闲水养花洗脸擦身啊？那
是新娘出嫁才能享受一回的待遇！我这
才明白，布楞沟村一带是最为干旱缺水地
区，年降水量仅 290毫米，蒸发量却多达
1490毫米。临夏回族自治州自古就有“瘠
苦甲于天下”之说。延续到近些年，以布

楞沟为圆心的这一带仍属于西北集中连
片的特困区。于是，党和政府把革命老
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特困地区的精准
扶贫工作，列入日程，誓让每个地区，特别
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困人口尽快脱贫。
到了布楞沟村，我们具体了解到，布楞沟
的东乡语意，竟是“悬崖边”。悬崖边的村
子，哪有平安和富裕可得？还得知，布楞
沟山高沟深，出行只有山上一条弯弯窄窄
的黄土路，吃水全靠老天爷下雨。一条不
大的洮河离村又远，下了雨，汇入的水很
快流光了，人背驴驮极有限，即使雨大时
盆接桶存也吃不了多少天。若风调雨顺
之年，多流些汗水，多接些雨水窖存起来
还好点，风不调雨不顺时，那日子太难过
了。老乡说，“不下雨吃水难，下了雨屋子
漏”，这就是脱贫攻坚计划实施前布楞沟
村的自然条件。

三

有经验的领导都知道，要脱贫，先化
人；要致富，先修路。现在，布楞沟村的
东乡族人，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各级扶贫
干部帮扶引领下，个个变成了新人，都积
极地参与到每项脱贫攻坚的劳动中来。
中央协调全国，从各省有条件的单位抽
调能力强、作风硬的扶贫干部及相应的
扶贫资金，引洮河水上山，实现了家家自
来水入户，人畜尽可以放心饮用。致富
路也修起来了，先是从沟底到山顶修通
了 20公里长的石化路，将村子与县级公
路连通起来。而另一条经村而过的公
路，也即将全线贯通通往远方了。

有了好走的路，布楞沟村怎能不富？
短短几年，全村发展起多家农产品和畜禽
养殖合作社，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多年外出
打工返村的青年办的养殖合作社，存栏规
模已达 3000只，吸纳 20多户村民投资入
股。另有黑木耳种植基地 12亩，年产值
达 120万元。还建成一个有 33个妇女打
工岗位的综合服务中心，每人月工资可达
1500元。还将配套建立服务区超市、汽车
加油站等，以待发展旅游业。

布楞沟村边，一块极不起眼的小卧
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那小卧石前细
细端详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很像一颗
心。是啊，这是脱贫的乡亲们对党和政
府的一颗感恩之心。虽看得匆忙，连张
照片也没留，却在我这个凡事难以留痕
者的心头，磨灭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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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深秋的一天，天刚蒙蒙亮，陆
军勤务学院双拥扶贫工作组冒着淅淅
沥沥的秋雨出发了。学院“承包”了重
庆市武隆区后坪乡中岭村的 10 个特
困户。

中岭村有个村民叫赵新建。为了
帮助这个特困家庭脱贫，学院派人劝
回了他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赵朋，驻村
书记胡庶红又专门给赵朋上了一堂养
蜂课。仿佛一语点醒梦中人。赵朋深
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又望一眼山上盛
开的百花，心想，这天然的绿色氧吧还
真适合养蜂。何况政府给补贴、管培
训、包销售，不怕不赚钱。赵朋动了
心，第一年养了 90多桶蜂，一下子赚了
6 万块。后来，他增加到了 200 桶蜂，
本想再赚个大满贯，但由于雨水多，蜂
蜜产量下降了一半，因有政府的补贴，
年收入也不少。

村民张兴权看到乡亲们通过军地
共同扶持的养蜂专业都赚钱了，也放
弃打工，主动回来加入了养蜂行列。
他试着养了 50桶蜂，卖蜂蜜的收入加

上政府给的补贴，张兴权脸上都乐开
花了。

中岭村大龄青年冉龙香，这些年
为父亲治病几乎花光了积蓄。父亲去
世后，年过 40 岁的他家中一贫如洗。
为了帮助不惑之年的光棍汉改变命
运，学院工作组和村党支部为他量身
制订了一个靠养殖脱贫致富方案。冉
龙香把今年卖蜂蜜、山羊和肥猪的钱
粗粗一算，收入竟突破了 5 万。家富
了，人就有了底气和精气神。让人更
欣喜的事还在后头，来给冉龙香提亲
的多了，冉龙香说他不久就要“脱单”
了。

村民们都说，这是蜂来见喜。村民
们养蜂致富，全靠政府和解放军帮忙
啊！

走在海拔一千多米的中岭村乡间
水泥路上，遥望植被茂密的山峦，看
着满山飞舞、辛勤采蜜的小蜜蜂，呼
吸着桂花飘出的芳香，讲述着高山蜂
蜜不断引来外地客商的喜人故事，人
们不由得想起一句话：花好不怕林
深，蜜好不愁远客。

那些金黄色、琥珀色、黑褐色的蜂
蜜，不仅让中岭村的贫困户尝到了养蜂
的甜蜜，也让这些穿军装的人尝到了助
民脱贫的喜悦。

甜蜜的蜜
■王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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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兵支书的肩头可以扛起一切

那是练兵场上被汗水浇灌的坚硬

兵支书双脚扎根在大山里扶贫

那是军营中用齐步正步夯实的力量

兵支书脱下军装也能在雷声里

抓住闪电

闻令而动就赴汤蹈火

返乡后，他们将军功章悄悄藏起

每天在大山里行走

把灿烂的阳光带给大地

生长出一片片金黄的麦穗

家乡的红军椒

晒椒是阳光赐给绥阳的图画

韵律间缓缓行走

绯红的脸颊与诗意相遇

美椒如玉

辣椒成林，是红军战士点燃的火把

寒冷养不活芙蓉花

红军驻守芙蓉江畔

一把冬天的辣椒刚好取暖

红军在急行军

出湄潭，越五里坡

到绥阳，过小关、郑场

尽是辣椒盛产之地

火红的辣椒让红军的事业更加红火

红军椒，沿着逶迤山路

生长成与天对话的朝天椒

一直红到今天，在脱贫攻坚的画卷上

描摹最动人的色彩

兵支书(外一首)

■小 语

1940年初，侵华日军为强化对华

北的占领，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以铁

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

封锁沟，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

“扫荡”。为粉碎日军这一企图，巩固根

据地，八路军冀南军区号召军民把勇敢

和智慧结合起来，打破日军封锁。广大

军民开动脑筋、自己动手，创造出多种

克敌制胜的“土办法”，一定程度上创造

性地解决了武器装备短缺的问题，在打

破日军“囚笼”封锁中发挥出巨大威

力。本文记述了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

警卫连开展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献计献

策，奋战三昼夜造出“土坦克”，炸掉日

军一座四层炮楼的生动故事，集中展示

了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八路军战士面

对武器装备落后的现实而被激发出的

无穷创造精神。

一九四○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冀
南抗日根据地的威县、清河一带实行
其所谓“治安肃正计划”，调集了大批
兵力，拼命夺去了东起禹城、西至邢
台一线公路间的大小城镇，并在稍大
的村庄上都安起了据点。接着又用半
年多的时间，沿公路北侧挖了一条一
丈多宽、两丈来深的封锁沟，把所谓
“三里一碉堡、五里一炮楼”的一拉数
百里长的工事连结起来。用敌人的说
法，这叫作“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
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
之以封锁沟，分割我根据地，束缚我
军行动，以便于他们“分区扫荡、灵
活进剿”。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狠毒的阴谋计
划，巩固根据地，冀南军区首长号召
全区开展反封锁的斗争。主力军、游
击队和群众全都活跃起来了，大家经
常摸到敌人的据点之间，破坏公路，
断绝敌人的交通，使敌人的军事行动
不断受到阻碍。但是，日军马上又采
取了“对策”——他们强迫群众连续
加修被破坏的公路，并调来许多伪
军，日夜巡逻。

斗争在不停地进行着。看来在破
坏公路的同时，非干掉敌人一部分据
点，使他们失去依托不可。为此，分
区在九月七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
议，号召大家把勇敢和智慧结合起
来，大量摧毁敌人的炮楼、碉堡，砸
碎这些“锁链”。

当时，我是四分区警卫连的连
长。听了领导上的报告，许多问题开

始在我脑海中盘旋——敌人的火力
强，我们的装备差，碉堡很难接近，
怎样才能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呢？要讲
勇敢，同志们真是一个赛过一个，只
要上级下道命令，莫说炮楼、碉堡，
就是敌人再强大的工事大家也能拿下
来；可是，毕竟要花较大的代价。毛
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器
打什么样的仗吗？我们得想点子消灭
装备比我们优越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全连军人大
会，把领导上的指示传达给所有同志，
请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展开民主讨
论。会上有人提出用集中兵力、集中火
器、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打；有
人建议化装成修路的“民夫”，混到敌人
碉堡跟前去干。大家的意见都很有价
值，并且明确了一定要用爆破的手段解
决问题，但究竟怎样才能接近碉堡，一
时还拿不出好办法来。
“报告！”正当大家争论未决的时

候，忽然，坐在墙角的三班战士胡玉春
站起来发言了。他是个打仗勇敢、讲话
害羞的小伙子，不论大会小会，总是坐
在人后，一言不发。因此，当他的“报
告”声刚一出口，同志们便不约而同地
回过头去，向他投以惊异的眼光。胡玉
春脸上的红晕从额角一直拉到耳根，他
欠了欠身子，忽而又坐下去了。
“讲吧，小胡！怎么又不说啦？”

孔指导员鼓励他。
“我想——”胡玉春搔了搔脑袋又

站起来：“咱们好不好来一个坦克？”
“坦克！是什么样子的？到哪儿去

弄？”听了胡玉春的头一句发言，就有
同志小声议论起来。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部队里连重
机枪都很缺，哪里会有坦克？而且大
部分战士都是刚放下锄头不久，别说
没见过坦克，有的连坦克这个名字也
没听见过。难怪大家一听到坦克，都
感到惊异。
“不，我不是说去哪儿找。”胡玉

春不再拘束了，他大胆地讲下去，“我
是说咱自己做个土坦克！”他一边说，
一边比画着，把他入伍以前见过的国
民党部队里的坦克模样介绍给大家。
大家听得很来劲，就是不知道坦克究
竟怎样做。这时，胡玉春又说了：“我
们没有钢，可以用木头做个架子，上
面蒙上被褥，用它来挡敌人的子弹，
这样，接近炮楼就不难了。”
“有门！”孔指导员立即要各班开会

研究。我参加了胡玉春所在的三班。
战士们都赞成小胡的建议。有的说：
“木架上要多钉几床被子才管用哩！”有
的说：“不光要钉上几床被子，还要先用
水把棉花浸透，才能保证子弹打不透！”
唯有班长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最后我
问他：“三班长，你的意见呢？”他又想了
想，才说：“做个土坦克好倒是好，恐怕

太重，里边没机器，怎好开到敌人碉堡
跟前呢？”是呀！他的话提醒了我。我
将三班长的意见向各班一说，大家立刻
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一致的意见
是：把土坦克上安四个轱辘，人在里面
推着走。“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
亮”，制造土坦克的法子终于想出来了。

当晚，我把全连研究的结果汇报给
上级，指导员和胡玉春又一起画了一张
土坦克的图样，连夜派人送到分区机
关。分区杨宏明司令员见到土坦克的
图样，非常重视，叫我们立刻试做。

说干就干。我们挑选了四个木匠
出身、两个干过铁匠的战士，让胡玉
春担任技术指导，组成一个“坦克”
制造组。我们夜里从公路上拔来二十
多根鬼子的电线杆，从过去打坏的鬼
子汽车上弄下一些铁板，又从老乡家
里借来一些工具，很快就动起手来。

小组日夜不停地苦干了三天，土
坦克诞生了。嘿！谁见过这种东西
啊——说是马车没有辕，说是轿子带
轮盘，浑身上下被钉上的几层湿棉被
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前边留着鸡蛋大
小的两个眼儿，那算是瞭望孔吧。我
们用步枪试射了一下，子弹只钻了一
指厚就撅了屁股。战士们可真乐坏
了，都争着要当“驾驶员”呢！

随后，杨司令员前来检验并指导
我们演习。他指出两个缺点：声音
大，速度慢。我们又找来几条自行车
上的旧外胎，把它钉在轱辘上，再在
滚轴上涂了些香油，立刻没有了“嘎
吱嘎吱”的声音，推起来也灵便了。

土坦克要出战了。九月十五日，
杨司令员把爆破古城营附近鬼子的一
座四层炮楼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
都知道那里住着一个眉毛、胡子全是
向上翘的鬼子指挥官，老乡们管他叫
“吊毛司令”。

战士们听说要炸鬼子的大炮楼，
高兴得又蹦又跳，都要求参加爆破
组，开着“坦克”去下炸药。最后经
支委会研究确定：由耿副连长和一排
长蒋德和带着胡玉春等六个人担任爆
破，我领突击队，孔指导员指挥掩护
部队。大家这才不再争执了。

夜里九点钟，部队出发了。天气
也真帮忙，乌云密布，还刮着风。我
们悄悄地向古城营方向插去。首先在
远离鬼子据点的地方越过封锁沟，而
后绕到鬼子炮楼的后面。在一百多米
外的一片坟地里，战士们毫无声音地
进行了敌前作业。工事做好后，我低
声下达了命令：“开始战斗！”

八个爆破员钻进“坦克”。“坦
克”后面拖着一条电线，一直通到指
导员身边的电话机上。天漆黑，“坦
克”的行动难以看清，只影影绰绰地
瞅见它转了个弯，绕过一个土包，眼
看就要贴近鬼子的炮楼。这时，猛然

听见炮楼上一声长叫，接着“啪”的
打了一枪。显然，敌人发觉了，曳光
弹一条条地飞向“坦克”。虽然我知道
“坦克”不怕子弹，但到底还没用它打
过鬼子，仍免不了为它担心。我和指
导员立即命令部队，集中步枪照着炮
楼的枪眼齐射，把敌人火力吸引过
来。为了防止敌人出击或逃跑，我又
派三排长带着全排，迅速迂回到炮楼
左侧的土埂边上，准备堵击。
“坦克”终于冲到炮楼底下。这时

鬼子竟然不打枪了，只见炮楼左边门前
人影滚滚。“敌人真的想逃跑啊！”我正
有些发急，突然几颗手榴弹在炮楼左侧
爆炸，接着土埂边上的排枪也打过去
了。鬼子爬着、叫着，缩进炮楼。
“三排打得好！”我正向指导员说

着，他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坦克，怎
么样？”说着，我猛地向指导员身边扑
去。指导员也顾不得跟我答话，只是
拿着送话器讲：“向后，再向后撤一
点！”我知道这时爆破手们靠着“坦
克”的掩护已送上炸药，如今正在往
危险区外撤退。我高兴地命令全连集
中火力封锁炮楼的底门。鬼子还以为
我们想硬冲呢，正在炮楼上拼命打
枪，企图阻止我军攻击。突然炮楼跟
前火光一闪，紧接着就是一声震天的
巨响。我高呼着：“同志们！冲啊！”
全连从四面八方冲过去。刚才还在凶
猛地喷着火舌的四层炮楼，转眼变作
一堆瓦砾，几十个少头没腿的鬼子尸
体，连压带烧黑糊糊一片，也分不出
哪个是“吊毛司令”了。

第二天一早，领导同志、兄弟连队
都来看我们的“坦克”。只见它满身弹
痕，同志们却没有一个挂花。大家都夸
奖小胡的创造精神好，他却还是红着
脸，嘴里嘟囔着：“这是大家搞的嘛！”

在以后一个月的战斗中，我们和
兄弟部队使用土坦克和其他种种办
法，炸掉了许多敌人的碉堡，敌人的
什么“锁”呀“链”呀的，都被砸得
七零八落。

孙洪泉 文中身份为冀南军区第4

分区警卫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安徽省六安县综合化工厂厂长。1960

年逝世。

土 坦 克
■孙洪泉


